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太 庙 ，我 小 时 候 叫 它“ 劳 动 人 民

文化宫”，对“太庙”这名字，倒不怎么

上心。

太 庙 的 平 面 ，像 个 大 棋 盘 。 几 道

墙，数座院。

琉 璃 门 是 太 庙 的 正 门 ，门 前 有 两

排 龙 爪 槐 ，枝 条 蟠 错 ，不 能 随 意 平

展 。 树 也 矮 瘦 ，长 势 较 难 强 旺 ，跟 四

围长了几百年的老树，没法儿比。

老树，是古柏，七百多棵，差不多

都有十几米高，黛色参天。这样身量

的树，才配得上雄峻的楼殿。

群 柏 茁 茂 落 落 ，满 园 之 绿 ，因 之

深沉。

筑 坛 庙 ，广 种 树 ，大 概 是 古 来 的

做法。明朝人营建太庙，当然要植树

成林。

外 院 之 南 ，有 一 棵 侧 柏 ，栽 它 的

人 ，是 那 位 庙 号 成 祖 的 朱 棣 。 在 这

儿，同样的树，旁人栽则死，朱棣栽则

活 ，独 盛 于 此 ，这 树 也 就 号 为“ 神

柏 ”。 这 自 然 是 传 在 百 姓 口 上 的 话 。

或许得着土膏的滋养，树颇高壮。我

在 长 陵 见 过 朱 棣 的 坐 像 ，身 形 胖 大 ，

一 进 祾 恩 殿 ，就 瞧 它 了 。 这 尊 铜 像 ，

照 着 单 士 元 先 生 的 意 思 ，按《故 宫 周

刊》和《中国历代帝后像》中朱棣的画

像而造。太庙神柏，似有永乐大帝的

影子。

外 院 之 北 ，还 有 一 棵 侧 柏 ，亦 为

明 成 祖 手 植 。 树 体 多 皱 ，鼓 出 好 些

包 ，疙 里 疙 瘩 。 径 围 尤 顸 ，两 三 个 人

抱 不 过 来 。 树 冠 大 ，枝 丫 缠 结 若 伞

盖，在天底下撑开。鳞片状的叶子又

极繁密，遮出一片浓荫。“柯如青铜根

如石”，没个几百年，长不成这样。观

其 形 骨 ，特 具 苍 古 之 象 ，独 领 众 柏 之

首，可以无愧色。郑振铎说金水桥边

白 石 盘 龙 的 华 表“ 活 像 一 位 年 老 有

德 、饱 历 世 故 、火 气 全 消 的 学 士 大

夫 ”，借 过 这 话 ，形 容 眼 面 前 的 这 棵

树 ，我 看 也 行 。 此 树 设 下 一 种“ 境 ”，

引 人 在 它 的 近 前 停 住 步 ，智 者 会 深

思 ，诗 家 会 沉 吟 。 晴 蓝 的 天 光 下 ，沾

了 帝 王 气 的 老 树 ，朝 筒 子 河 西 岸 攲

斜 ：阙 左 门 那 边 ，重 檐 庑 殿 顶 崇 楼 自

砖石墩台耸出，内设钟鼓的攒尖顶阙

亭和通直的廊庑傲立城台之上，飞金

的琉璃瓦顶把树身也映亮了。

外 院 之 西 ，立 着 九 龙 柏 。 这 棵 侧

柏，也是初建太庙时就有的。不知得

了 什 么 气 ，日 以 繁 滋 ，竟 生 出 九 个 大

枝 ，该 往 哪 个 方 向 伸 展 ，自 具 各 种 可

能 性 。 众 枝 姿 态 舒 逸 ，拧 着 劲 盘 升 ，

翔 龙 那 般 朝 向 天 ，其 势 若 飞 ，遥 可 千

万里，不见一点零落之象。纷乱的树

影投在覆着明黄琉璃瓦的红墙上，映

出 的 图 案 能 叫 人 做 出 浪 漫 之 想 。 可

是 呀 ，六 百 年 风 雨 摧 折 ，伤 了 树 的 身

子，丝瓜筋似的霜皮，缺损大半，裸露

的木质，如骨。我的眼光从它粗实的

根部一寸一寸向上移动，很慢，很慢，

犹 若 依 着 它 生 长 的 节 奏 。 时 间 的 波

流漫泻过来，我想到了硅化木。

琉 璃 门 东 边 ，有 太 子 林 。 谁 种

的？问人，说是明朝的数代太子。这

片 树 ，栽 植 得 很 随 便 ，显 得 乱 ，真 是

“ 不 循 行 距 ”。 无 论 合 祀 ，无 论 分 祭 ，

对 于 朝 廷 仪 典 ，这 帮 小 爷 ，怕 也 不 加

礼敬。

庙 里 还 长 着 几 棵 桧 柏 ，比 侧 柏 更

为美秀。树形稍圆，虬枝于伸扬中又

有收拢，好像大盆景。

跟 古 柏 为 伴 的 ，是 雪 松 。 一 进 太

庙 东 门 ，就 能 瞅 到 一 株 。 戟 门 桥 两

厢，分设神库、神厨，悬山顶檐角皆被

雪松如翼的大枝遮住了。

不 管 是 柏 ，不 管 是 松 ，树 上 都 拴

着 小 标 牌 。 牌 分 两 色 ：红 的 是 明 朝

的，绿的是清朝的。树龄一望可知。

“ 松 柏 之 茂 ，隆 冬 不 衰 。”这 是 古

人 的 吟 哦 。 我 进 太 庙 观 树 ，恰 逢 严

节 ，对 诗 句 所 寄 之 意 ，殊 能 领 受 。 百

花未开，翠柏长松，不改本来颜色，更

不 失 海 浪 般 的 气 势 。 只 要 有 太 阳 朗

照，惊天的雷暴、狠厉的雨鞭，全视若

等闲。

无风的时候，树很静，立在那里，

不动声色。丛林的生命，是由一粒种

子开始的。一棵棵树陷入沉默，仿佛

思忆长长的历史。

鸟 儿 轻 快 的 振 翅 声 ，响 在 寒 气 围

裹的密杈间。

“ 阳 春 白 日 风 花 香 ”这 句 乐 府 古

辞 ，让 我 依 然 牵 念 春 夏 的 花 色 与 清

远 的 幽 馨 。 紫 薇 、木 槿 、卫 矛 、紫 荆 、

冬 青 、玉 兰 、绣 球 、玉 簪 、迎 春 花 、太

平 花 、锦 带 花 、月 季 花 、黑 心 菊 、白 丁

香 、珍 珠 梅 、美 人 梅 、榆 叶 梅 、紫 叶

李 、黄 刺 玫 、金 银 忍 冬 ，红 的 ，黄 的 ，

白 的 ，粉 的 ，艳 如 霞 ，莹 如 雪 ，在 太 庙

各 处 闪 出 明 丽 的 光 色 ，把 人 间 好 景

迎 来 了 。

差 点 儿 忘 了 ，还 有 牡 丹 呢 ！ 九 龙

柏 跟 前 的 道 旁 ，全 是 。 时 节 一 到 ，都

开了，那叫一个俏！足可花中争魁。

筒 子 河 边 的 那 棵 紫 藤 ，盛 绽 时 ，

架 上 缀 满 花 朵 ，宛 似 蝴 蝶 的 彩 翅 ，轻

风一吹，千百精灵便翩然飞舞了。徐

蔚 南 写 过 紫 藤 花 ，他 的 眼 里 ，这 些 花

简直就如一群欢乐的孩子，在带着甜

味的空气里，一块儿笑闹着，歌唱着，

停 不 住 。 青 春 的 气 息 从 鲜 花 的 神 情

上散发出来。他把紫藤花写活了。

这 样 的 树 ，这 样 的 花 ，到 了 建 筑

师手里，则改换一种方式在大地上存

在 。 太 庙 之 筑 ，包 镶 沉 香 木 的 梁 柱 ，

金丝楠木制作的构件，哪里少得了树

木之功？

明清皇帝，岁时致祀。“时享”“祫

祭 ”和“ 告 祭 ”多 在 享 殿 。 此 座 大 殿 ，

高矗三层汉白玉须弥座式台基上，细

加琢克的护栏周匝其下。望柱横列，

云纹舒卷，龙翔凤翥。阳光射在台子

上 ，每 块 方 砖 都 灿 灿 地 亮 着 ，虽 则 砖

面 被 历 世 人 踩 出 浅 浅 的 坑 ，不 再 平

滑。身临，我的目光先叫檐柱之间的

龙锦枋心夺了去。游龙跃金，锦纹花

卉来添一抹青绿。卷涡纹花瓣，线条

盘 转 缠 络 ，犹 似 漾 动 的 清 波 ，古 老 的

花在清波中向阳绽放，欣然有新机。

这 般 曼 妙 的 花 姿 ，这 般 鲜 丽 的 花

色 ，超 越 自 然 状 态 的 真 实 ，进 入 更 高

级 的 形 态 —— 艺 术 的 真 实 。 画 工 们

有自己的美学语言。

装 饰 性 极 强 的 旋 子 彩 画 ，把 明 间

上 斗 子 匾 的 气 韵 衬 得 更 足 。 这 块 殿

匾 ，边 框 斜 出 ，浮 雕 的 九 条 云 龙 环 拱

匾 心 ，以 满 汉 文 题 写 的“ 太 庙 ”二 字 ，

依着蓝色的衬底放出金光，额枋上的

一朵朵花，愈艳了。

中 国 古 代 建 筑 ，用 木 不 用 石 ，遂

致 天 下 之 木 ，所 耗 巨 矣 。 享 殿 内 ，撑

着 梁 架 的 数 列 大 柱 ，尽 为 金 丝 楠 木 。

有一根，十多米高，千钧之重，似可一

力 支 承 。 新 近 读 晚 清 薛 福 成 使 欧 日

记，知他曾为之感喟，其意是：明代营

造 宫 殿 ，多 从 黔 楚 川 滇 诸 省 采 伐 林

木 ，到 了 现 今 ，深 叹 无 法 再 获 取 巨 万

用 材 ，恐 怕 数 百 年 后 ，南 方 各 省 的 木

材 ，将 采 伐 光 了 。 薛 氏 所 发 危 言 诤

论，洵足谨记。入太庙，我的所获，也

就深了一层。

“ 今 朝 花 树 下 ，不 觉 恋 年 光 。”王

勃的《春游》之句，让垂老的我在太庙

的树影前低回不去。我来时冬未尽，

冷 天 里 的 群 芳 ，有 的 寂 寞 地 直 立 ，有

的 悄 默 地 伏 卧 ，虽 则 枝 头 尚 空 ，可 我

觉得，它们跟我一样，殷殷地盼春来。

今朝花树下
□ 马力

太湖轻绣森林
□ 沐沐周

太 湖 之 春 ，山 温 水 软 ，处 处 皆 青

绿 。 湖 岸 小 山 沿 着 淡 蓝 天 际 划 出 的

柔和半圆是青黛色，茸茸野草经历冬

霜 的 侵 杀 变 成 淡 黄 底 子 泛 出 浅 绿 的

秋香色，满山桂花树橘子树的叶子绿

得莹莹，东一丛西一簇的竹林绿得苍

劲。近岸湖水因明澈而清浅，远处湖

心又因群山倒影而幽深，湖水从浅碧

逐渐洇成靛青。

一 切 都 是 可 爱 的 。 叶 ，草 ，湖 ，

山，各有各的好。姑苏城外的古镇光

福，果然是“光天福地”。

走 进 轻 绣 森 林 农 庄 ，门 口 的 院 子

是 可 爱 的 。 高 处 的 乔 木 低 处 的 灌 木

形 成 高 低 错 落 的 层 次 ，树 们 无 论 大

小 ，皆 身 形 婀 娜 可 以 入 画 ，枝 条 的 伸

展颇讲究，禁得起推敲。圆形水池里

铺 满 白 色 碎 石 子 ，制 造 出 枯 山 水 画

面 ，宁 静 ，安 详 。 所 有 细 节 都 出 自 老

园 艺 工 的 精 心 设 计 。 没 有 砌 封 闭 式

院 墙 ，只 围 了 一 圈 整 齐 的 原 木 色 篱

笆，营造出浓郁的田园风味。篱笆起

着 隔 断 的 作 用 ，仿 佛 一 扇 巨 大 的 屏

风，隔断墙外菜园。透过篱笆的稀疏

缝 隙 ，看 得 见 墙 外 的 苏 州 青 一 朵 一

朵 ，绿 得 发 黑 ，叶 片 圆 肥 。 远 处 的 黛

色山影横在蓝色天际，仿佛是院子天

然的背景。院子明明不大，可是因为

曲 径 ，因 为 高 低 错 落 的 树 ，因 为 外 面

无限宽广的清丽背景，反而有种庭院

深 深 深 几 许 的 错 觉 。 这 是 巧 妙 地 用

了古典造园的借景之术。

涧 里 村 的 名 字 是 可 爱 的 ，且 有 典

故 。 光 福 多 山 ，此 村 临 近 卧 龙 、铜 井

两 山 。 两 山 相 峙 ，中 间 形 成 一 条 山

涧，即光福诸山中最长最有气势的山

涧 —— 惊 鱼 涧 ，长 达 数 里 ，两 山 之 水

皆由此奔流太湖。每当春夏雨季，山

上积水自山顶泻入山涧，哗哗声响彻

两 岸 ，涧 水 于 湖 滨 形 成 湍 急 漩 流 ，令

附 近 鱼 儿 惊 恐 不 已 ，因 此 得 名“ 惊 鱼

涧 ”，也 有 的 写 成“ 警 鱼 涧 ”。 湖 中 鲫

鱼 甚 至 会 惊 飞 窜 起 ，溯 流 逆 上 ，跃 入

山涧，村民不需要辛辛苦苦扬帆摇橹

深 入 太 湖 ，只 要 在 山 涧 边 守 株 待 兔 ，

就 可 以 轻 松 捕 获 新 鲜 鱼 虾 。 所 以 村

里的农家乐除了固定菜单，另有一份

城里饭店想都不敢想的好处：碰到什

么吃什么。乡村的率性烂漫，暗藏着

得天独厚的底气，还自带开盲盒般的

趣 味 。 也 对 ，事 事 皆 因 缘 ，一 饮 一 啄

皆有定数，看个人的口福了。

卧 龙 泉 是 可 爱 的 。 花 岗 石 砌 成

的平台保留着百年前的沧桑，在井口

蹲下身，几乎就能摸到水面。此井是

活 水 井 ，号 称 龙 眼 ，一 年 四 季 水 位 变

化 很 小 ，干 旱 季 节 水 位 略 低 ，遇 到 连

日 暴 雨 ，泉 水 涨 到 井 口 却 从 未 外 溢 。

这里距离太湖实在太近了，所以水质

极 好 ，清 爽 、纯 净 ，入 口 柔 和 ，回 味 微

甘。以前到杭州旅游，见当地人拎着

大 大 小 小 的 塑 料 桶 赶 路 ，觉 得 奇 怪 ，

一问，原来是到虎跑泉打水的。仅仅

因为名气不够响亮，所以卧龙泉至今

只能造福当地百姓，不被外人知晓。

“ 轻 绣 森 林 ”的 名 字 是 可 爱 的 。

百余亩林木几乎把空气染绿，精细雅

洁 的 苏 绣 作 品 摆 满 展 厅 ，有 花 鸟 风

景 ，也 有 衫 袍 鞋 帽 ，最 别 致 的 是 两 双

小 鞋 子 ，花 纹 极 其 独 特 ，分 别 寓 意 不

同 属 相 ，却 又 不 是 常 见 的 生 肖 图 案 ，

而 是 在 传 统 的 基 础 上 融 入 现 代 几 何

纹路，别有韵味。这是一位母亲为女

儿 和 儿 子 设 计 的 ，独 此 一 份 ，市 面 上

根 本 见 不 到 同 款 。 如 今 姐 弟 俩 长 大

了，曾经穿在脚上的婴儿鞋被摆在了

展柜里，让人感叹真是有福气的脚丫。

记 得 我 女 儿 三 个 月 时 ，也 曾 获 赠

两双绣花鞋。女儿长大后，许多衣服

玩具被我送给亲友以物尽其用，可是

这 两 双 绣 花 鞋 我 一 直 珍 惜 地 收 在 抽

屉 里 。 鞋 子 布 面 ，布 底 ，一 双 黄 色 的

绣菊花，一双红色的绣牡丹，是我那不

识字的婆婆凭着记忆，自己用铅笔在

白纸上描画“花样子”，再把白纸缝到

布料上绣成的。最简单的平针绣，针

针线线都是心甘情愿耗费的精力与时

间，是长辈对新生命到来的喜悦与尊

重。每一个新生命都值得这样被爱。

想当年，婆婆小时候得到过自己母亲、

姨母姑母、奶奶外婆亲手做的衣衫鞋

袜，家族亲情就是这样在针针线线里

维系，传统女红就是这样一代代传承。

曾 经 的 光 福 ，家 家 有 绣 绷 ，户 户

有 绣 娘 。 游 客 至 此 ，可 以 拈 起 针 线 、

捧起绣绷，在当地绣娘手把手的教导

下 ，体 验“ 针 线 闲 拈 伴 伊 坐 ”的 柔 情 ，

体验“玲珑绣扇花藏语”的雅趣，体验

平常日子里潜藏的诗意，体验紧张工

作 匆 促 生 活 里 久 违 的 闲 散 与 松 弛 。

针线起起落落，渐渐忘记了职场的疲

惫 与 喧 嚣 ，远 离 了 纠 结 与 急 躁 ，心 越

来越平静，像一株纤细的水草在涓涓

水流间越来越舒展，像一尾小鱼游向

大 海 更 幽 静 的 深 处 。 阳光暖暖的，风

儿轻轻掠过窗外的树梢，远处山间传

来几声清脆的鸟啼。一针温婉，一线

安详，一针一线的，就这样把自己绣进

唐诗宋词，绣成巧笑倩兮的好模样。

如 果 带 着 孩 子 一 起 来 呢 ？ 当 然

更 好 了 。 刺 绣 体 验 工 作 已 经 做 好 前

期 准 备 ，孩 子 坐 下 来 ，短 时 间 内 就 能

够 绣 完 一 幅 作 品 。 丝 线 穿 进 针 眼 的

刹 那 专 注 ，绣 花 针 往 复 循 环 的 耐 心 ，

眼睛手指的协调配合，都能给孩子提

供 很 好 的 学 习 和 锻 炼 。 看 着 一 朵 花

在自己手下渐渐成形，这是多么大的

成就感。将自己亲手绣的小手绢、小

香 囊 、小 团 扇 带 回 家 展 示 给 亲 友 同

学，又是多么令人骄傲的事情。

暮 色 降 临 ，入 住 卧 龙 泉 西 面 小 巷

里 的 配 套 民 宿 。 民 宿 是 村 里 老 房 子

改造的，房间层高比城里的房子明显

高得多，因此感觉轩敞舒畅。老房子

留下的各色长凳方桌油漆黯淡，款式

旧 ，却 都 是 结 结 实 实 的 好 木 头 ，实 在

舍不得丢掉，怎么办？那就统统穿上

“外套”吧，布料是和农庄整体风格协

调的秋香色弹性材质。“老古董”们立

刻化身现代坐具，既漂亮，又舒适。

一 楼 客 厅 悬 挂 各 色 绣 品 ，楼 上 楼

下 四 套 房 间 可 以 同 时 容 纳 四 户 家 庭

入住。主人以绣娘的精细，仔细打理

房 间 的 每 一 处 细 节 ，窗 帘 、被 罩 、被

单、沙发，依然是蓝绿清新色调，墙纸

的 花 纹 酷 似 画 家 梵 高 的 油 画 兰 花 。

睡在这样的房间里，听着不远处太湖

的 隐 隐 波 涛 ，回 忆 着 白 天 的 森 林 唱

游 、玲 珑 刺 绣 ，晚 上 会 做 一 个 兰 花 轻

绽、淡香幽幽的美梦吧？

蒙
山
春
茶

只
此
青
绿

□
田
禾

桃花潮汛
□ 颜紫

春 天 ，蜀 地 山 水 如 晕 染 般 变 绿 ，

与 友 人 相 约 到 蒙 顶 山 采 茶 。 绿 水 青

山，若隐若现。远眺，春山如黛，层峦

叠嶂；近观，陌上春茶，吐露嫩芽。春

日诗意，奔赴眼前。

春 季 第 一 抹 新 绿 ，吸 大 地 雨 露 ，

在 深 绿 色 中 挺 立 着 淡 绿 、鹅 黄 嫩 芽 。

蒙山春茶，须采明前新出的一两片嫩

芽。身着藏青茶衣的农妇，腰上系着

金黄竹篓，素手在绣花针般细密的嫩

芽 上 飞 舞 ，如 白 蝶 跳 跃 枝 头 ，如 抽 丝

般 飞 速 捻 起 细 细 密 密 的 线 头 。 指 尖

轻 轻 拈 起 茶 叶 ，向 上 一 提 ，便 将 其 收

入掌心。农妇一再叮嘱，嫩芽要向上

捻 起 ，如 用 手 指 掐 ，制 出 的 茶 叶 梗 便

会发黑，影响成色。

采 茶 后 是 制 茶 。 偌 大 的 制 茶 车

间排列着一排排炒茶大锅，大锅旁围

着叽叽喳喳的各路游客，将车间挤得

水 泄 不 通 ，人 声 鼎 沸 。 铁 锅 微 烫 ，锅

上 覆 着 一 层 薄 薄 的 白 毫 。 我 们 正 要

将 白 毫 扫 除 ，制 茶 师 傅 说 ，这 是 嫩 叶

上的芽毫，是上一锅炒茶剩下的好东

西 、精 华 。 才 早 上 9 时 ，我 们 已 是 第

二 批 制 茶 人 。 第 一 批 游 客 昨 天 就 已

入 住 ，天 未 亮 便 和 采 茶 工 人 一 道 采

茶、制茶了。

茶 师 将 我 们 采 摘 的 一 篓 篓 嫩 芽

倒入渐渐发烫的铁锅，宽厚的手掌在

大锅里搓揉抓捏、平铺撒扫。他好像

将全身力道都汇入双掌，在锅中打起

了太极。明前茶芽娇叶嫩，制茶的火

候、时间尤为关键。我们试着向他学

习，铁锅渐烫，手无意间碰到锅底，烫

得 跳 起 老 高 ，于 是 手 下 慌 乱 ，忽 高 忽

低 ，好 似 猫 在 刨 沙 ，毫 无 茶 师 浑 然 一

体的力度和劲道。

锅 底 变 得 黑 里 微 微 透 红 ，越 来 越

烫 。 嫩 芽 由 淡 绿 、碧 绿 、青 翠 、深 翠 、

青 黛 缓 缓 变 深 ，慢 慢 卷 起 ，茶 香 自 锅

底 升 腾 ，渐 渐 浓 郁 ，像 春 天 越 发 热 情

的怀抱，散发着春天浓郁的气息。茶

师将茶叶捞起，如揉面般搓揉。几番

搓揉后，一篓篓倒入锅中的嫩绿便蜷

缩 成 掌 中 的 一 坨 坨 青 黛 。 茶 师 将 茶

叶 平 铺 在 茶 篓 中 ，开 始 晾 晒 ，曲 卷 的

茶叶伴着清香舒展、蔓延。

一 个 高 瘦 身 影 穿 过 人 群 向 我 们

走 来 ，他 是 去 年 接 待 我 们 的 茶 山 老

板 。 春 寒 料 峭 ，他 却 只 穿 着 单 衣 ，袖

子撸得老高，额上有点点汗珠。他伸

手和我们握手，见手上有一层白茸茸

的茶毫，赶紧将手缩回去在身上擦了

擦 。 他 说 ，今 年 太 忙 ，客 人 比 疫 情 前

翻番，一早他已接待了十几个团队。

忆 及 去 年 此 时 ，他 陪 着 我 们 炒

茶、聊天。茶农常说：“茶叶是个时辰

草 ，早 采 三 天 是 个 宝 ，迟 采 三 天 变 成

草。”蒙顶茶有三贵：一贵早，二贵嫩，

三 贵 勤 。 一 到 茶 季 ，茶 农 像 打 仗 一

样，争分夺秒。茶没长出来，愁；茶长

出 来 了 ，采 不 及 ，也 愁 ；制 好 卖 不 出

去，更愁。他叹了口气，说茶农不易，

作为茶农之子，他儿时常听父母长吁

短叹，年少便识愁滋味。

他 家 中 光 景 是 这 几 年 才 变 的 。

每到炒茶季，会有大批游客来到这里

踏 青 采 茶 ，游 茶 山 、走 茶 道 、赏 茶 园 、

吃 茶 餐 、购 茶 礼 、听 茶 史 、做 茶 农 、学

茶 识 、观 茶 艺 、品 茶 香 。 售 茶 成 了 他

家 茶 产 业 中 的 最 后 一 环 。 他 和 家 人

再也不急，从立春至龙抬头、惊蛰，从

春分至清明、谷雨，从立夏到芒种、夏

至 ，各 时 节 均 有 精 彩 。 他 开 玩 笑 说 ，

现 在 愁 的 是 人 太 多 ，从 春 节 开 始 ，便

忙得停不下来，最近又新招了一些人

手，生怕远来的游客失望。

“ 我 这 茶 山 上 的 民 宿 早 预 订 满

了，还加了一片帐篷露营地。”顺着他

的手指望去，只见一排排深绿色的帐

篷 和 茶 山 融 为 一 体 。 帐 篷 搭 在 茶 垄

上 ，拉 开 帐 篷 、跳 下 茶 垄 就 可 采 茶 。

夜里在星空下围炉煮茶，坐在矮竹椅

上，烤土豆、新笋、鸡鸭。春笋从封闭

一冬的土地中冒出尖头，竹篮、竹篓、

竹 筛 、竹 簸 箕 、竹 篱 ，皓 月 当 空 ，人 在

草木间，伴着虫鸣，炒茶的干香、茶汤

的 润 香 、茶 树 的 清 香 弥 漫 在 空 气 中 。

三 五 好 友 边 品 茶 边 闲 聊 ，温 暖 惬 意 。

研学的孩子们也可全程参与采茶、制

茶，观测茶山生态。

午 餐 就 地 取 材 ，以 茶 为 菜 ，配 上

当 季 的 春 笋 、椿 芽 、鲜 胡 豆 。 老 板 亲

手端上一盘菜，大声地推荐：“这是新

菜‘ 东 坡 围 炉 ’。”名 字 响 亮 。 东 坡 文

化撞上流行的围炉煮茶，碧绿的茶叶

点 缀 在 红 彤 彤 、油 亮 亮 的 东 坡 肉 上 ，

如 红 丝 绒 托 出 的 翡 翠 粒 ，对 比 强 烈 ，

新鲜有趣，让人莞尔。

泡 上 一 杯 亲 手 炒 制 的 春 茶 ，银 针

在氤氲着热气的玻璃杯中根根竖立，

起起伏伏，将清泉染成青绿。叶片在

水 中 翻 滚 、舒 展 ，在 蛰 伏 后 绽 放 出 勃

勃生机，涌动出春的气息。

一叶知春，只此青绿。

“ 云 青 青 兮 欲 雨 ，水 澹 澹 兮 生

烟。”春天，我喜欢仰头看云。那一抹

抹烟青色的云儿，宛如蘸了水墨的毛

笔在宣纸上轻轻拖过，湿意淋漓。

当云儿变浓，雨就下来了！

那雨，细细密密，轻轻盈盈，从天

空 洒 下 ，落 在 身 上 ，宛 如 中 医 里 的 针

灸 ，让 人 有 一 种 说 不 出 的 熨 帖 ，将 古

老 的 基 因 激 活 。 好 想 与 大 自 然 来 一

次亲密接触，干脆，撑一把油纸伞，自

由自在，无拘无束，漫步烟雨中。

雨 落 成 珠 ，在 家 家 户 户 的 黛 瓦 上

弹 跳 ，飞 珠 溅 玉 ，又 沿 着 瓦 槽 一 路 泻

下 ，宛 若 小 瀑 ，汇 聚 成 一 口 口 池 塘 。

“ 欲 验 春 来 多 少 雨 ，野 塘 漫 水 可 回

舟。”池水一旦涨满，便在春草的欣欣

摇 曳 间 ，于 野 禽 的 婉 转 啼 鸣 中 ，漫 向

沟 渠 ，直 奔 河 流 ，与 更 多 的 春 水 融 在

一起，形成一年一度的潮汛。

看春汛，最好在渡口。

故 乡 有 一 处 古 渡 ，历 经 千 载 。 随

着 岁 月 流 逝 ，曾 经 的 繁 华 复 归 于 平

静 ，唯 有 夹 岸 的 一 树 树 桃 花 ，年 年 春

天红红火火，热烈又寂寞。

水 ，到 了 这 里 ，沉 静 、舒 缓 、如

碧。河面似乎起了一层薄薄的青烟，

如低云，似薄雾，若淡霭。寂静中，唯

见 桃 花 缓 缓 而 落 ，缤 纷 ，浪 漫 ，又 凄

清。潮润的空气里飘荡着花香，是那

么的洁净，那么的馥郁，那么的沁人。

偶 来 一 阵 风 ，夹 岸 桃 花 簌 簌 飘

下，打着旋儿，风情万种，宛如下了一

场无限凄美的红雨，与春雨缠绵为一

体，坠在河面，有一种“水面风回聚落

花 ”的 唐 韵 。 不 一 会 儿 工 夫 ，它 们 随

水漂去，消失在远方，又有一种“花自

飘零水自流”的宋意。

“ 春 阴 垂 野 草 青 青 ，时 有 幽 花 一

树明。晚泊孤舟古祠下，满川风雨看

潮 生 。”坐 在 古 祠 老 柳 下 ，看 新 的 潮

汛，一寸一寸淹没旧年的涨痕。刹那

间 ，你 会 产 生 一 种 错 觉 ，仿 佛 那 一 圈

一 圈 的 年 轮 ，不 是 刻 在 岸 花 汀 草 ，而

是刻在你的心上。

恍 惚 中 ，我 透 过 无 边 的 薄 暮 ，仿

佛看见一个衣衫单薄的男子，也坐在

这样的凄美向晚。萋萋草色、翠翠春

烟 ，漫 上 他 的 衣 衫 ，也 漫 上 他 的 心

扉 。 他 坐 在 古 祠 下 ，一 动 不 动 ，似 乎

历 越 千 载 。 他 在 看 流 水 ，看 落 花 ，看

诗意的远方……

打破这宁静的，是鱼儿。

随着“泼喇”一声，一条一尺来长

的胭脂色桃花鱼跃出水面，流线型的

美 丽 躯 体 闪 着 湿 漉 漉 的 幽 芒 。 在 它

用 火 焰 般 的 尾 鳍 拍 水 弹 起 的 那 一 瞬

间，它那对粉红的口须宛如柔韧的藤

蔓 ，将 水 夜 缠 绕 。 随 着 腮 儿 一 翕 一

张 ，借 着 暗 青 色 的 天 光 ，一 瓣 冉 冉 飘

下的桃花被它一口吞下。

不 知 过 了 多 久 ，雨 歇 月 出 。 那 是

一团皎洁无比的圆月，静静升起在河

面 ，宛 如 一 张 美 人 的 脸 。 月 光 ，有 一

种 梦 幻 般 的 色 调 。 在 半 透 明 的 清 辉

里 ，可 以 看 见 河 流 两 岸 暗 紫 色 的 村

庄、田野、草垛、树林、山冈，以及残留

在夜空的水银色的雨丝。

眼 前 这 条 河 ，让 我 想 起 世 界 上 所

有 的 河 流 ，想 起 唐 代 张 若 虚 的 长 诗

《春江花月夜》，想起俄国画家库因芝

的油画《第聂伯河上的月夜》，想起奥

地利音乐家施特劳斯的圆舞曲《蓝色

多 瑙 河》，想 起 被 河 流 偷 偷 带 走 的 很

多、很多……

仿 佛 ，我 也 来 自 一 条 河 ，一 场 桃

花缤纷的春汛。

太庙风光 本报记者 陈晨 摄


